
晚饭是冯氏做的，给贻海端了
过来。说是晚饭，不过是一粥一饼，
菜蔬皆无。郑县失守之后，粮店米
铺都是闭门谢客，即便开张的也都
虚晃一枪，拿些陈粮烂谷充数，而且
营业半个钟点就关门，而囤积下来
的粮米物资，全都流入黑市高价售
卖。抗战已有数年，鬼子占了不少
城市，对这些自然是了如指掌，竟派
了士兵给奸商黑市维持秩序，从中
抽水，获利甚多。冯氏和奕雯这次
来郑县时，根本没想过久待，那小周
更是不食烟火的摩登女子，家里连
做饭之物都不全，更别提存粮了。
冯氏不甘心，晃着小脚，把沈家里里
外外翻了个遍，总算找到些残粮剩
米、饼干罐头之类，这些天便全靠它
们维持。贻海食不甘味，只喝了那
碗粥，饼子却是一点也没动。冯氏
见了便劝道：“赵长官，这么大个子，
不吃点硬食怎么行？我和小姐都
是女眷，说来还靠赵长官照应呢！”

贻海苦笑摇头，道：“夫人说笑
了，奕雯小姐还需要人照应吗？”

冯氏一笑，也不离去，寻了个
箱子，拂去浮尘，款款坐下。贻海把
饼子搁在碗上，有些诧异道：“夫人
是有什么吩咐吗？”

冯氏道：“想了又想——我虽
不是奕雯亲母，但她毕竟叫我声姨
娘，她父亲又不在身边，今天言语冲
撞了长官，长官自然不会和她一般
见识，不过还是当面道个歉才好。”

贻海微微一笑，短促地看了眼
冯氏，便低下头去。他本来还想说
句“夫人言重了”，话到嘴角又生生
咽了下去。从冯氏坐下开始，贻海
就看出她有话要说，所谓替奕雯道
歉，无非是个幌子，算个由头，关键
之处还在后头。既然看出来了，就
不能让她继续下去。跟隔壁这两
个女人相处几天下来，贻海堪称度
日如年，一件顺心事都没有。奕雯
唇舌如枪，自不必多说了，这位冯氏
也是精于世故，一句话从她嘴里说
出来，正着讲是她的道理，反过去讲
竟还是她的道理，就像她刚才说奕
雯“今天言语冲撞了长官”，这简直
是胡扯。几天来，哪天奕雯没冲撞
过？言语讥讽还是轻的，好几次枪
口都冲他了。眼下冯氏稳稳当当
坐在对面，口口声声说道歉，他当然
要客气一下，客气过后，冯氏就该说
正经事了。这是冯氏早盘算好的
流程。不过贻海打定主意，这次绝
不按她的节奏走，便连客气都省了，

就那么看她一眼，然后低下头不再
言语。冯氏倒是一怔，平添了一丝
局促，不得不干巴巴笑道：“她总归
还小，赵长官若是跟她一样，不成笑
话了？”

贻海仍是不吭声，默默地拿起
饼子，撕了一块，放进嘴里嚼着。饼
子很硬，馏过之后疲软难嚼，很费牙
口。冯氏顿了顿，试探道：“长官出
门一趟，可探听到什么消息？国军
还会不会打回来？”

这才是她真正想要问的。贻
海心里暗笑，终究还是女人，到底沉
不住气。他叹了一声，继续沉默，只
是轻轻摇摇头。冯氏明显地不安
起来，追问道：“长官这是有什么难
处吗？既然大家都在一处，不妨说
来一道商量。”

贻海慢吞吞道：“说来惭愧得
很。赵某身为军人，有心杀贼却被
困此地，今天见了一位袍泽，苦劝我
随他一起潜逃出去，跟城外主力会
合。夫人，您是知道的，赵某要想做
到这一点，也不是难事，只是若赵某
一走了之，夫人和小姐怎么办？”

冯氏愈发局促，如坐针毡地欠
了欠身子，却说不出话来。冯氏最
担心的正是这个。传说鬼子们每

到一地，头一件事便是四处找花姑
娘，奕雯是断然不能上街去的。她
自己三十来岁，正是女人熟透妖娆
无边的时候，抛头露面也危险。如
果国军迟迟不反攻回来，贻海又不
辞而别，她和奕雯两个女眷，一个妙
龄一个风情，如何在郑县生活？存
物早晚吃尽，连个出门买粮的人都
没有，岂不是要活活饿死？何况院
子里埋着贾氏夫妇，虽说是死人，可

这两位都横死在奕雯手里，就算是
为国除害，整日里跟他们为伴，心里
始终是忐忑恐惧。所以说到底，贻
海是万万不能放走的。但贻海是
个大活人，又整天受奕雯的挤对，即
便有徵茹的名头压着，也难保他不
会拂袖而去。乱世艰难，有枪便是
王，人家堂堂一战区长官部上校，何
曾受过这般欺负，万一一气之下走
了……想到这里，冯氏再也坐不安
稳，竟是一冲动站起来道：“赵长官，
我们母女的性命，可都在你手里！”

贻海为难地看着冯氏，心里却
是孩子气地舒坦无比。冯氏不知
从哪里听来的偏方，白天躲在家里，
也是硬拉着奕雯一道，故意弄得蓬
头垢面，装扮得跟寻常厨娘一般，晚
上入睡前，才细细梳过头发、洗干净
了脸。冯氏本来就是美人，情急之
下脸上飞红，跟擦了胭脂似的，自是
别有一番动人之处。贻海不敢失
礼，只看了两眼，便忙低下头道：“夫
人言重了——不是赵某推托，洛阳
郑县近在咫尺，沈行长贵为一省财
神，不会不管家人的。”

贻海说的倒也是实情。徵茹身
边就这么俩亲人，以他的秉性，想必
早就动用了所有关系来营救，可眼下

郑县周边都是战场，战事正酣，交通
断绝，进出都难比登天。冯氏苦笑
道：“远水救不得近火，眼下郑县城
里，能指望上的只有赵长官了。”

贻海抬头，冯氏就站在他面前，
杂物间里狭窄，两人距离很近，冯氏
焦灼的喘息声分外清晰。贻海知
道她是真的急了。其实他也没打
算就此离开，只是不想再被老女人
摆布、小女人刁难，困坐孤城又着实
无聊，便有意捉弄一下她们。贻海
心里是有数的。这次日军攻城略
地，实际上还是为了策应在九战区
的长沙会战，不然仅凭这三万来人，
想一口吞下河南全境也非易事。
自民国二十七年花园口决堤，黄泛
区汪洋一片，敌我两军隔河对峙三
年多了，如今日军渡河来攻，枪弹补
给都是问题，而国军尽管弃城，但并
未远去，且背靠大后方，从三面包围
郑县，反倒是占着上风。等南方的
长沙会战有了结果，日军就算不想
退，国军反攻也有七成把握。这番
敌我内情，在战前就经长官部上上
下下反复沙盘推演过了，不然贻海
也不会深涉险境而不逃走。然而
冯氏一个养尊处优的官太太，自然
是完全不懂这些的，她就像汪洋里

即将沉溺之人，任何一丝求生可能
都不会放过。在她眼里，贻海岂止
是一根救命稻草，分明就是诺亚方
舟。见他始终不肯吐口，冯氏只得
牙关一咬，道：“以赵长官的身份，说
什么金银珠宝，必是贬了您的身价
——不过赵长官，只要您能设法保
全我们母女，我家老爷定会不吝巨
资以为报答。”

“民不为财，奈何以金诱之？”贻
海哑然一笑，缓缓站起道，“既然知
道赵某不是贪念钱物的人，夫人又
何必多此一举呢？”

两人距离很近，贻海身躯又魁
梧，像是在她面前忽地长起一棵树，
结结实实地罩下来；她本能地想往
后退，脚却被箱子所阻，退也退不
得，只得跟贻海面对面站着。贻海
本就不是坐怀不乱的人，而冯氏仓
皇之余，脸色愈发红润，倒让贻海看
得呆了，四目相对，一时间两人都是
屏住呼吸，沉默不语。贻海紧盯着
她，像是刚刚发现面前站着个美
妇。片刻，又宛若经年。冯氏终于
压抑住急促的喘息，低声道：“奕雯
就在隔壁的，我不能待太
久。赵科长，只要你能保
全奕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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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想起去烈士
陵园缅怀先烈。陵园就坐落在我们村
子北面，我家和烈士陵园隔沟相望。沟
底有解放军练靶场，那时我经常站在沟
沿上，脚底下到处可见鲜艳的野花，碧
绿的野草。远处的果园，粉红的桃花，
雪白的梨花，开得很是烂漫。天空也瓦
蓝瓦蓝，一群白鸽来回盘旋，响着鸽哨，
最后落在邻居家的房檐上。

幼年时，我每天都在关注郑州烈
士陵园修建英雄纪念碑，直到英雄纪
念碑像一根擎天玉柱矗立晴天白云
下、松柏森然里。上世纪80年代中期，
烈士陵园里的松柏树里琉璃闪闪，伸
出了飞檐斗拱。在后来的学校扫墓活
动中，才知道古香古色的是郑州解放
纪念亭，烈士陵园还有烈士事迹陈列
馆和国防科技园。陈列馆保存有革命
年代“二七大罢工”的宝贵图片和珍贵
文物。科技园里有大炮、坦克和战斗
机。还有一个建筑台，上面有个测量
标志，和二七纪念塔同一高度。陈列
馆能把缅怀者带进那个久远的炮火纷

飞的年代。最让我惊叹的是，烈士陵
园里还有苏联专家和日本籍松井烈士
的墓地。他们就像白求恩那样，永远
受到中国人民敬仰。

我们的村办学校就在郑州烈士陵
园隔壁。每天天不亮，烈士陵园里面
就传来了解放军晨练的口号声和步伐
声，甚至嘹亮的军歌。我每天上学，都
要沿着烈士陵园的东围墙才能到达学
校。东围墙外是小树林，除了松柏就
是高大的杨树。走在小树林里，有时
能看到蹦跳的小松鼠，还能听到悦耳
的鸟鸣，让人十分惬意。音乐老师时
常坐在风琴前，踩着脚踏，弹着琴键，
亮着歌喉，教我们悦耳的歌曲。歌词
里有阳光有春雨，还有烈士陵园这个
邻居；有春风有大地，还有英烈光辉事
迹，鼓励大家每天努力学习。

那时候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总是
请烈士陵园的解放军前来观看。当然
解放军也有表演活动，唱歌，吹口琴，
实操演练，很多都成了大家的校外辅
导员老师。学校也经常利用假期，组

织学生到烈士陵园里种植树苗，培育
花卉，拔除杂草。在烈士陵园里，看到
不少英雄烈士的照片，比如吉鸿昌、彭
雪枫、杨靖宇，还有吴焕先。 其革命事
迹记录在四位将军的纪念亭上，激励
着我们努力学习，珍惜美好生活。

一到清明节，前来烈士陵园扫墓
的各界人士很多。学生、职工，当然还
有解放军和公安民警。烈士陵园门前
的马路上，甚至郑密路上，到处可以看
到络绎不绝的队伍。大家举着旗帜，
带着花圈，胸前别着白色的花朵，来到
英雄纪念碑下，听胸前别满军功章的
老红军讲述革命事迹。

记得有一年清明节，学校里的一位
女同学，在英雄纪念碑下被评为“二七
区十佳少先队员”。女同学是附近劳教
所的家属子女，在一天深夜发现有人越
狱逃跑，不怕威逼胁迫毫不犹豫报告给
了劳教所，受到了学校、市教委的表
彰。许多年后，这个女孩嫁给了村子里
一个同班同学，时至今日，我的脑子里
还经常闪现出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清明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郑州烈
士陵园经常组织“忆先烈”征文活动。
有一年清明节，我哥从学校回家，手里
还拿着一份报纸，上面有郑州烈士陵园
发的清明节专刊。打开一看，上面还有
中小学生作文刊登，我羡慕极了，心想
要是有一天自己的作文能够刊登到报
纸上，那该是多么幸福和骄傲的事。有
了这样的想法，只要学校组织参加烈士
陵园“忆先烈”征文，我就积极参加。烈
士陵园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只要参
加均可获得一个精美的笔记本，我就是
那一个只获得精美笔记本的参赛者。

如今，郑州烈士陵园又多了中州
英烈馆。近年来，还修建了一道花岗
石公安英烈墙。墙上有任长霞、竹卫
东等人的名字和照片。为了国家的安
全和社会的安定，他们牺牲了宝贵的
生命，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得到人民
的尊重，感人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
国。如今，每当我走到烈士公安墙外
面的街道上，心里都会产生对英烈深
切的缅怀之情和崇高的革命敬意。

雨林之约雨林之约（（国画国画）） 魏敏霞魏敏霞

历经六年搜集、整理与考订，
由世纪文景出版的新版《周作人集
外文》上卷终于与读者见面。新版
《周作人集外文》共三册，分别为夏
夜 梦（1904—1922）、什 锦 独 白
（1923—1926）、青灯小抄（1927—
1945），收入 1904年至 1945年的
集外文，包括散文、旧诗、新诗，以
及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译文所写
的题记、附记、按语等未曾收入自
编文集的作品。诚如本书编者陈
子善所言，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对
周作人研究，乃至对 20世纪中国
文学史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是对多

年搜集、整理工作的一次总结，也
是目前市面上最完整、详尽的版
本。搜集更完备、考订更准确是新
版《周作人集外文》最突出的特色
之一。书中收入近年来全新发现
的周作人佚文，增补文章多达170
余篇，10万余字。仅就数量而言，
此次增补的幅度是相当可观的。
就内容而言，新收入的佚文填补了
迄今各种周作人研究资料的缺
漏。就风格而言，与周作人散文、
译文淡雅平和的风格不同，集外文
中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对社会问题
的关注与思考等内容，展现了周作
人犀利的观察与凌厉的文风。

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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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集外文》：展现更为丰富立体的周作人形象

“小辉，真的要走吗？”说话的时
候，秦校长满含凝重地望着天空那一
轮圆月，月光洒在他如霜的白发上。

“秦校长，不是我不热爱这项工
作，只是……”韩辉欲言又止。

女朋友已经下了最后的通牒，如
果他还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学校干
下去，到不了年末就会吃到她与别人
的喜糖。

“我理解你的难处，可是……”秦
校长依然满含凝重地望着天空那一轮
圆月，丝丝薄云从月亮上飘过。

“秦校长，我也没有一去不回头的
意思，我只是想请两天假回去跟她解
释解释……”韩辉嗫嚅道，但他的背包
鼓鼓的，看样子是装了全部的家当。

“好吧，明天让人送送你！”秦校长
依然满含凝重地望着天空那一轮圆
月，月儿慢慢地钻进了云朵。

“不用，秦校长，我熟悉这里的地
形！”韩辉比谁都清楚，走出这个山村
需要两三个钟头。

不久前女朋友来看自己的时候，
从早上走到下午，而且险象环生。她
见到韩辉的第一句话就是：“这真是个
鬼地方！一辈子不来也不会想！”

韩辉拗不过秦校长。第二天，果然
有一个体格健壮的村民负责送他出山。

村民背着行李走在前面，韩辉低
着头走在后面。

韩辉回望一下自己的学校，它静静
地陈列在天底下，小得是那样的不起眼。

当初韩辉在大学就读的时候，曾
经到大山里的学校搞过实践调研，这
里给他的印象除了震撼还是震撼，于
是萌生了支援山区的念头。

毕业之后，韩辉拒绝了大城市优厚
的待遇，来到了离家二百里左右的一座
山里小学。学校不大，可以用袖珍来定
义，教师只有老秦和他，学生二十来个。

韩辉的女朋友在县城工作，当初
如果不是父母反对强烈，也许她也追
随韩辉来到了这个山里学校。

时间一晃四年，韩辉也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龄，女朋友因为父母的反对，
再加上自己来山里的亲身体验，铁定
了心让韩辉回去，不然，他们的明天只
有分手这一条路。

“韩老师”，村民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这一走还回来不？”

“这……”韩辉犹豫了。是啊，还

能不能回来了。
“孩子们有出息还指望老秦和你

啊！”村民的话很朴实，“你一走，老秦
还是一个人，你看，他也上了年纪了！”

可不，自己来之前就老秦一个人，
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同时教五个年级
的课。自己来了，分了三个高年级，为
老秦减轻了不少压力。

“秦校长为什么不要求调离这里，
让乡教办派年轻人来呢？”韩辉说完就
后悔了，这不等于一句废话吗，自己也
是个年轻人，意志已经不坚定了，怎么
指望别的年轻人。

“老秦一辈子是不会离开这里
了！”村民说。

“那他家人呢？”韩辉问。
“家人？”村民的表情骤然严肃了

起来，“这座大山的人都是他的家人！”
韩辉糊涂了，怎么一向朴实的村

民说起话来竟让人难以捉摸起来。
见韩辉迷惑的样子，村民不无沉

重地说：“恐怕你还不知道，原来这个
学校有两个教师，一个是老秦，一个是
他的妻子月儿，他们都是响应国家的
号召来这里的。可是就在他们结婚不
到一星期的一个雨天，月儿到山下给
孩子们挑水，不幸滑进了二十来米的
山谷……”

村民开始哽咽了。
韩辉呆住了，自己来了几年，竟然

不知道秦校长还有这样悲惨的遭遇。
“从那以后，老秦也没有再寻个人

过日子，于是就把全部的心思扑到孩
子身上，只是每当想起妻子的时候，就
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天上的月亮，他说，
天堂里有妻子的目光……现在老秦明
显老了，他才四十多岁啊，看上去和五
十多没有什么区别！”村民接着说。

“月光！月光！”韩辉喃喃地说，眼
睛不由得湿润了起来。

这个时候，韩辉终于明白秦校长
为什么老是在学校的空地上凝重地望
着天空洒下来的月光。因为，那月光
就来自天堂。

到了县城，韩辉把这个故事讲给
女朋友，女朋友听后泪如泉涌。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韩辉和女朋
友出现在秦校长面前。

秦校长还是在望着天空洒下的月光。
只是，月光下，秦校长布满沧桑的

脸上绽出了欣慰的笑容。

小小说

灯下漫笔 百姓记事

♣ 荆建利

记忆深处的烈士陵园

天堂的月光

阳台离地三尺，我自然是跳不上
来的，但我们的那只猫能。我们给那
只猫起了个名字“矫情”，是一只公
猫，但特别黏人，特别会做作。它有
时会叼上来一只老鼠，咬得血丝呼啦
的，有时又逮着一只麻雀，麻雀肉香，
被它吃得只剩下一对翅膀。我就担
心，“矫情”会不会把新冠肺炎病毒带
到家里来。为了防患于未然，女儿摁
住“矫情”，给它的嘴上喷了点酒精，
酒精呈雾状，估计是喷到了它的眼睛
里，它一声惨叫挣脱跑了，从阳台一
跃而下，钻入草木丛林。

“矫情”是一只土猫，几个月大
时，天天站在窗外冲着我叫，我于心
不忍，出门把它抱了进来。一晃一
年多过去了，如今长得膘肥体壮，我
相信它刚才虽然受了点委屈，但不
会一去不复返。

校 园 依 然 那 么 宁 静 。 虽 是 初
春，早已是树木葱茏，毕竟是南方。
一株米兰，已经长过窗，粉黄的花蕊
挂满枝头；木棉花朵正艳，一树火
红。流溪河流经校园，但连日无雨，
河床裸露，清澈见底。

庆幸的是，我们每日的生活，不
局限于客厅、饭厅、厨房、卫生间。
午 后 ，我 们 拿 着 手 机 在 校 园 里 溜
达。我们都戴着口罩，留校的人很
少。我们一圈一圈地溜达，绕着学
校的荔香湖转了好几圈，也见不到
一个人。我想，戴口罩是不是有点
浪费。外面的人，应该比我们更需
要口罩。所以，我们的口罩没有一
次性使用，小心保管，多用几次。

我们三个人的手机里，疫情时
时在更新。各自的微信朋友圈里，
关于疫情的一切信息都被转来转
去。我暗暗愤懑，庚子鼠年的喜悦，
被新冠肺炎病毒搅和成一团稀泥。

徜徉于草地、湖畔，我对未经世
事的 90 后女儿说，孩子，珍惜，要珍
惜，你也看到了，现在有多少人正躺
在医院的病床上，有多少人正在和
病毒做斗争，而我们在散步，在享受
阳光，很奢侈。

今 年 春 节 我 们 没 有 回 兰 州 老
家。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来了广
州，又被我送去了佛山的弟弟家，原
本约好大年三十一家人在佛山过，
但疫情形势严峻，再加上春节期间
我值班，索性各过各的年。母亲通
情达理，说不给政府添乱，你们就在
学校里好好待着。

但学校里没有蔬菜副食，熬上几
日，还得出去一趟。在这样的关头，生
活超市仍然开着，人们都戴着口罩。
货架上，鸡蛋、蔬菜、瓜果，应有尽有，
价格如常。喧哗与嘈杂少了许多，人
们都默默地选，默默地推着车子走，默
默地付款，然后，默默地回家。

返回学校经过校门时，门卫要测
我们的体温，要登记入校时间。校园
的防控战役早已经打响，未经允许，
任何人不能私自返校。成千上万名
师生，每天都在上报身体健康状况。
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很紧。

回到宿舍，先是消毒，再是洗手，
接着看手机。我看到学校的一位教
授画了一幅画“有一座山叫钟南山”，
很感动。我打开电脑，写到：“这幅肖
像画以素描笔法，勾勒出钟南山院士
临危受命、忧心忡忡但又对肆虐的病
毒‘冷眼观潮’和必将战胜的精神面
貌，让人们对钟南山院士老骥伏枥、
再战防疫前线的英雄壮举和救死扶
伤的天职多了一份崇敬之情。”

我让女儿朗读。女儿朗读的时
候，“矫情”从阳台下面窜了上来。
它途径客厅，绕了一圈，在客厅中间
打了一个滚——尽释前嫌。

防疫笔记
♣ 许 锋

♣ 李汤波

诗路放歌

横平竖直皆风骨
撇捺飞扬即承传（书法） 冯世洋

从一个遥远
到另一个遥远
途经人间
淋湿怀念

清明的雨
借着泪水的温度
落入泥土
传递着一种
无以名状的力量
和温暖

眼眶里盈满怀念

我的眼眶里
盈满怀念
无数次轻轻地漫过脸颊
漫过岁月的长河

仰望满月
面含微笑
而心底的堤坝
被潮湿的眼
轻易摧毁

我用沉默与您对话

有许多的话
想对您说
而我却缄默无语
一言不发

就这样静静地陪着您
细密的雨 从我的发梢滑到脸颊
再滴落在您的脚下
一条湿湿的路线
犹如一个美好的童话

清明的雨
♣ 尚庆海

英雄凯旋
♣ 朱登月

岁末年初病魔显，荆楚大地降难灾。
党员干部冲锋前，恰似春雷响天外。
白衣大军汇洪流，病房鏖战除民害。
执甲裹身面遮严，四十昼夜志不衰。
新冠肺炎已却步，英雄凯旋放光彩。

（外二首）


